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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2010年畢業到現在已經兩個年頭了，我進入了廣西邊境的一個刑警大隊，不是因為我在警校的學習優秀，而是因為我有種比較特殊的特異功能。



那就是能感受死者生前的一切記憶，這種特異功能是我偶爾一次屍檢時候，解剖一具女屍時候發現的。



她是被他殺的，從十樓扔了下來，我協助破了案，於是不久我就被廣西特警內定了。



這個特異功能只限於女性，與我年齡越是接近就越是清晰，死者生前的一切就如同自己的親身經歷。



無論快樂，痛苦，絕望，甚至快感。



破的案子越多，我越感覺自己分不出自己是死者還是一名剛剛畢業的刑警了。



於是我把自己每次感受到的女孩子死亡的過程寫下來，來區分死者與自己。



被殺實錄之2010年4月1日（開膛）



（以下內容我會用第一人稱描寫，因為當我接觸「她」的時候我就是她。



這是我來到廣西的第一個案子，越野車開了一個多小時，來到一片茂密的竹林，走了不到一千米，一陣惡臭迎面撲來，我下意識的摀住了鼻子。



這是一個年輕皮膚略黑的女子，肚子被剖開，內臟全部被掏了出來，腸子被切成了一斷一斷的，子宮和胃都被切開，甚至連陰部都被切開了。



死者表情痛苦，雙手，雙腳被綁住，局長說這女子可能是被活著開膛的。



我嚇得半死，這世上原來真有這麼殘忍的人，這女孩子眼睛很大，睫毛很長，黑黑的皮膚，一雙讓人羨慕的美腿，誰會這麼狠心殺死了這麼一個美麗的女孩呢？



我把我的手放到了女子的額頭。）



《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我叫婇葵，村裡的不少人都有錢了，聽說他們把冰毒送到了中國發了財，阿妹，阿弟年齡還小，在越南的邊境之地，沒人會管他們的死活。



昆巴表哥回來了，帶給我一件好好看的花裙子，我穿上了它，到了我們經常見面的一個小山包上，我靠在昆巴個的胸膛裡，好溫暖。



「明天一早我就要走了，妳和我走嗎？婇葵。」昆巴哥說道。



「走，我想好了，這次我不和阿媽他們說了，要不然他們還不會讓我走的，明天天不亮我在這裡等你。」



「好的，早點回去吧，我有些累了。」昆巴哥說道。



「坤……坤巴哥…你…你不想和我那個嗎？如果想…我不會……不會反對的，反正我早晚是你的人。」我小聲的說著，聲音小的連自己都聽不到。



我能感受到昆巴哥的那裡硬了起來，好害羞啊！



那雙大手伸進了我的衣衫，撫摸著我的胸部，我感覺自己的乳房好像要被捏壞了。



他瘋狂的撫摸著我，吻我。



我感覺下邊也濕了，好希望昆巴哥的那個硬硬的東西插進我的下邊，可是最後昆巴哥還是喘著粗氣說等著結婚在說吧。



昆巴哥有中國漢人的血脈，那種事情說必須要結婚後再做，我相信他，我也愛他。



這一夜過的好漫長，我夢見我和昆巴哥住在寬敞的木樓裡，天天吃著手把肉，天天做著那種事情，好快樂。



今天是陰天，我早早就到了土山這裡，不一會昆巴哥也來了，他沒說話，帶著我向著背對著村子的方向走去。



我回頭看看村子，漆黑一片，我相信，我再回來時候我一定會有錢，我再也不會挨餓了。



快天亮的時候我們到了一條大路上，我從沒出過村子太遠，這條大路記得小時候阿爸賣竹筐時候帶我來過。



一輛黑色的轎車等在那裡，昆巴哥就是厲害，我只在村裡最有錢的鬱鬱姐姐家裡的電視上見過這個東西。



汽車開了半日，在一片密林中停下，這裡好多人，都帶著槍，一個面上長著傷疤的男子走了過來。



昆巴哥顯然認識這人，走到那人近前指著我說道：「老大，就是這個，你看看這個袋子怎麼樣！婇葵見過老大。」



「見過老大。」



我向著那人行個禮說道，這人一看就很有錢，手上好大一個金戒指。



「嗯，不錯，腿好長，嘿嘿，昆巴，你那個賭債就算了，運貨後我會按正常價錢給你提成，可惜這麼好的妞做袋子，浪費了，帶她過來。」

疤臉漢子瞄了我一眼我的大腿說道。



「是！是！是的老大，走跟我來。」



疤臉漢子向著一個木屋走去，昆巴哥帶著我向著那個木屋走去，我有種不祥的感覺。



「昆巴哥，去那邊做什麼啊？」我向下拉拉昆巴哥給的花裙子說道，因為我見到那個疤臉漢子用那種眼神看我的大腿。



「沒什麼，婇葵，妳不想讓妳的阿媽、阿爸還有阿妹阿弟們過上好日子嗎？走。」昆巴哥見我停下腳步就拉著我向前走著。



「不，我要回去。」



我甩開昆巴哥的手，我有種感覺，如果我進了木屋也許永遠也不會出來的。



「小妞，乖乖的進去，不然，我就一槍打爆妳的腦袋。」一個黑洞洞的槍口指著我的頭，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個男子到了我的身後。



「昆巴哥？！」



我哭了，我好怕，我想回家了，可是昆巴哥沒有說話，而是拉著我進了屋子。



屋子不大，中間是一個不大的木床，地上是一條黑乎乎的塑料管子，管子前邊是一個金屬頭。



屋裡大概有七八個人，烏煙瘴氣，每個人都用一種特殊的眼神看著我，彷彿我沒穿衣服一樣，我想轉身卻被推了回來。



「昆巴，這個就是你帶回來的袋子吧，聽你說是個處，只要我試了她真是個處，待會賭債不要，我再給你點獎勵。」



疤臉漢子嘿嘿笑道，然後過來摸我的臉，然後摸我的胸。



「放開，你個流氓！」



我想打他，可是卻被後邊的男子反剪住了雙臂。



「撕拉！」



昆巴哥給我買的小裙子被他撕開，露出了我裡邊的小衫和內褲。



「哈哈，身材果然不錯，我就喜歡女人穿小衫，穿個胸罩你多難看，辦事還不方便，哈哈，黑美人我來了。」



「不！！！」



「撕拉」



再傻我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昆巴哥出賣了我！



我的小衫和內褲都被撕掉了，奶子露出了來，連下邊那裡都漏了出來，天啊，這讓我以後怎麼活！



我不是壞女人，我只想把自己的身體給昆巴哥！



「昆巴哥，你幹什麼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婇葵！？」



我叫著，幾個男人狂笑著把我抬到了那個木床上，拉開了我的雙腿，另外幾個人開始摸我的身體，摸我的乳房，昆巴哥只是在一邊看著。



「啊！！！」



下身一陣撕裂的劇痛，那個疤臉男子居然把他的那個黑黑的東西捅進了我的下身。



「不…………嗚嗚。」



我哭了，好痛，不是那裡痛是心痛，在這些人面前被人家姦污，邊上還站著昆巴哥，我真想死，馬上就死。



「啪啪……啪啪……」



那巨大的肉棒在我那裡插動著，我身體上下移動著，我想反抗，可是被人按著死死的。



慢慢的我居然感覺小腹裡邊熱了，身體也開始變熱，我真的好淫賤，我居然喜歡人家捅我那裡，我居然喜歡！



要是知道村裡只有最賤的女人才和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通姦，原來我是這麼賤。



我用頭撞後邊的木床，可是我還是開始呻吟。



我不想，可是我還是呻吟了，而且越叫越響。



我知道昆巴哥為什麼不要我了，我這麼賤，他怎麼會要我。



「啊………」



我感覺到我臉一熱，自己好像尿了。



「哈哈，這小妞水可真多，哈哈，老二你來。」



那疤臉大漢抽取了那東西，我感覺他在我那裡也尿了。



「小妹妹，不用怕，哥哥也會讓妳爽的，嘿嘿，妳的小穴好黑啊，不過哥哥喜歡黑黑的，陰唇好大，陰唇大的女人性慾都強，我來了。」



男子把那硬硬的東西插了進去，好漲，我閉上了眼睛，我不想讓昆巴哥看到我那種渴望被插的眼神。



「啪啪……啪啪……」



原來換一個人插的感覺也不一樣，我扭動著身子，感覺自己好舒服，好快樂。



我又尿了，好害羞。



又換人來插我，我不知道自己尿了幾次了，最後到了昆巴哥插我。



「加油啊昆巴，哈哈，聽說這女人要嫁給你，哈哈，你可真有福氣，不過沒事，這次運完或，回去娶個好的，她還有阿妹沒，一定要介紹給我。」



不知道誰喊得，不過我知道，他插過我。



昆巴哥滿臉通紅，我靜靜看著他。



「對不起，昆巴哥，我是不是很賤。」



我居然被這麼多人插，還那麼開心，昆巴哥沒說話，只是不停地插著，最後他也尿了。



我腦袋昏沉沉，他們對我的身體品頭論足一通後不知道給我灌了什麼藥就離開了，然後把我的四肢綁到了木床上。



昆巴哥走的時候和我說了聲「對不起。」



不，應該我說對不起，因為我好淫賤，就和阿媽說的最淫賤的女人一樣，一個女人只能和自己愛的男人那個，而我。



晚上我吐了，也拉了，我身上一絲不掛，吐的哪裡都是。



肚子好痛，就像刀攪了一樣。



好不容易天亮了，有人用水管把我身體沖洗乾淨，又給我灌了些水。



我繼續吐，最後感覺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吐的了，肚子也空空的，難受的要死。



「怎麼樣？看樣子這瀉藥的藥性很大啊，餵她營養液沒有，可別死了。」



第三天早上，我混混沉沉的聽到疤臉大漢說道。



「餵了，可是餵了就吐，看樣子瀉藥灌得太多了。」



「那就掛吊瓶，告訴阿良他們下午 裝貨，今晚出發。」



有人給我掛了吊瓶，我感覺好多了，至少眼皮能抬了起來。



下午的時候有人拿了一個皮箱來，疤臉大漢來了，一起的自然還有昆巴哥，我看著他，想說話，卻沒力氣說。



「裝貨！」



疤臉大漢說著，拿了一個銅盆，過來。



到了我的木床邊上，然後撬開了我的嘴。



銅盆裡邊是黃色的油狀物，他把箱子打開，箱子裡邊滿是拇指大小的膠囊。



疤臉大漢拿了一個膠囊出來，沾了一點黃油放到了我的口中。



這黃油好香，我下意識的把膠囊嚥了下去。



第二個，第三個，很快幾乎半箱子下去了，我感覺到胃漲漲的，疤臉大漢開始用力的柔我的胃。



我聽到了我空空的腸子發出咕咕的聲音，我感覺膠囊開始進入腸道了，然後他又開始餵我膠囊，如果我不吃，他就多放些油，膠囊就自動下去了。



胃又滿了，有人開始不停的揉我的肚子。



「這妞的肚子好軟，老大，比上次那個軟多了，我相信裝兩箱子沒問題老大。」



給我揉肚子的男子說道，他還時不時的摸我的胸部。



一箱子餵完了，又上來了一箱子，「別，別餵了，我會死的……」



我好不容易說出話來，可是沒人理我，昆巴哥只是在邊上呆呆的看著。



我感覺肚子好漲，這麼東西進了肚子，我一定會死的，我哭了，我開始想家，可是沒用，一顆顆膠囊還是進入了我的嘴裡。



我肚子漲得幾乎喘不上氣來，我感覺膠囊已經到了嗓子眼，我想吐卻吐不出來，他們不停的揉著我的肚子，讓膠囊進入我腸子的每個角落。



天黑了下來。



「撲……」



我感覺肛門一鬆，兩個東西衝了出去。



「老大通了！」給我揉肚子男子說道。



「行，堵上吧，把陰道裡在塞一些，上路。」



「好難受，昆巴哥，讓……他們放了我好嗎？好難受。」



我感覺自己的肚皮馬上就要漲開了，如果不把這些東西弄出我的身體我一定會死的。



「啊——」



我難受的叫了一聲，昆巴哥沒理我，我感覺到他們往我的肛門和那裡塞了很多東西，好多，地上的兩個箱子空了。



「哈哈，果然裝了兩個箱子，這妞的逼裡邊也能裝這麼多，不錯，不錯。」一個往我下身塞東西的人說道。



「哈哈，好走吧，我的金罐子。」疤臉大漢看著我的肚子說道。



我被帶上了車，我感覺自己快死了，可是他們卻不停的給我掛著吊瓶。



車子開動了，我知道，這次我走上的是不歸路了，自己永遠也回不來了。



車上的男人說笑著，說著一些不堪入耳的話，不停的說著我身體，我感覺我現在連一個動物都不如了。



「停著，接受檢查。」



我睡著了不知道多久，有人上了車，用手電照了我，我發現車上只有昆巴哥和疤臉大漢還有個司機了，我也被蓋上了被子。



「我們是附近村子的，送我老婆去看病。」



昆巴哥用漢語說道，然後給了對方一個證件，我想說什麼可是卻一點力氣也沒有。



漢語，我們一定到了中國。



「走吧。」



那個士兵看了證件說道，我的最後一個希望沒了，車子繼續開，我感覺自己越來越無力。



「老，老大，她，她要死了……」是昆巴哥的聲音，我聽著他說話的聲音好遠。



「給他打一針，死了再有檢查的就不好對付了。」



我又睡了，醒來時候我躺在一片竹林之中，地上是厚厚的竹葉。



那幾個人又和疤臉大漢匯合了，有人拿來一個黑色的塑料袋，這個人我不認識。



「貨就在這裡了，錢呢。」疤臉大漢說道。



拿著黑袋子的人把袋子給了疤臉大漢。



「我可以驗貨吧。」那人說道。



「唔…」



我想叫，可是疤臉大漢摀住了我的嘴，同時一把匕首扎進了我的小腹，好痛！



「撕拉…」



我聽到了刀子切開肚皮的聲音，我能感受到刀子從小腹向上，慢慢切開，切開，切開了我的肚臍，一直切到心口。



我瞪著大大的眼睛，這一切不是真的！



可是這是真的，我的肚子真的被切開了，腸子湧了好出來，一根很圓圓的，鼓鼓的，可以清楚的看到裡邊一顆顆的膠囊。



「啊———」



我吸了口涼氣，幾乎痛的暈了過去，為什麼不暈過去，我居然被人像畜生一樣給開了膛。



腸子被拉了出來，切斷。



疤臉大漢拿了一個膠囊給了那個人，那個人嚐嚐。點點頭。



「你們幫他把貨起了。」



疤臉大漢說著站了起來，那幾個男子過來了，包括我的昆巴哥，他們掏出我的腸子、胃，挖出我的子宮，在他們眼裡，我不是人，我就是一個裝毒品的工具，對！一個袋子。



那人又拿出一個黑色袋子把所有膠囊裝了進去，地上是我一截截的內臟，鮮血已經流乾了。



「我會把錢給妳阿爸，阿媽一些的。」



這是昆巴哥走的時候說的話。



我靜靜的躺在地上，看著天空，我能聞到自己內臟的味道，鮮血的味道。



我知道，我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，只是沒想到自己會這麼死，死的這麼慘………》



「啊！！———」



我驚叫一聲，下意識摸摸我的腹部，感受的好真切，前幾次的體驗根本沒有如此真切，我甚至感受到了那些毒犯切斷婇葵每根腸子的感受。



「沒事吧，紀警官。」一個男同事扶住了我。



「沒事。」



我喘著粗氣說道，我感覺自己的衣服已經濕透了，我用手把已經死去的婇葵的眼睛合上。



「扶紀英旭警官先上車，把現場處理下，然後把屍體拿去屍檢。」王局安排到。



我是第二天才到警局做的筆錄，幾天後屍體結果和調查結果出來了。



和我寫的一樣，邊防部隊也很快鎖定了這伙毒犯，抓住他們的時候他們車上還載著一個女孩，雖然沒有被開膛，但是那女孩已經死了。







被殺記錄之2010年6月7日（砍頭，肢解）







（這個案子很簡單，昨天上午有人在一個小區的垃圾箱裡發現兩根少女的長腿，是被人用斧頭或者菜刀之類的利器砍斷的。



下午又有人發現了女孩的下身，不是處女，沒有被強姦。



我到了現場，可是沒有頭部我沒法進行探尋，這不！今天一早局長叫我，說在小區的下水道中找到了女孩的頭部，還有一隻右手，女孩子一頭長髮，皮膚白皙，一看就是個小美人，我把手放到了她的額頭……。）



《—————我叫倪玲，明天高考了，我這成績考不上大學怎麼辦？



對，找岳鵬，這呆子天天就知道學習，為了這個他父母還在學校附近給他租了個房子，我知道他家在哪，以前去過一次。



門沒關，「啊———啊———」



我剛進門就聽見一個男的穿粗氣的呻吟聲，屋內電視開著，一個男的正跪在電視機前邊把褲子褪到膝蓋，用手擼著那個東西，而電視中播放的正是一個女的被人強姦後砍去了腦袋！



「啊———」



他射了，射到了電視上，如果是別的女生一定會掩面跑出去，可是我卻不會，姐姐也是上過KTV，看過黃片，初中就和男生上過床的人。



「妳———」



岳鵬顯然是被我驚到了，嚇得馬上提著褲子站了起來，手忙腳亂的關了電視。



「好啊，我們的學習狀元，居然在家看變態電影打飛機，等著吧，我一定和老師和學生說。」



我嘿嘿一笑說道，看樣子我是來對了。



「別，別，倪玲，妳爸和我爸都是朋友，別說出去。」



岳鵬顯然是嚇得半死。



「那也行，明天高考時候，你要把答案給我。」我直接說出目的。



「不行！雷同卷出來了，或者讓監考老師看見我就完了，再說現在都是監控，根本傳不了答案。」



岳鵬被踩了貓尾巴一樣叫道，他爸是下崗職工，他對高考很看重。



「不行？那好，我現在就告訴別人去。」



「別，別。」



「那就給我答案！」



「不行！」



「好，那我走了。」



說著我就要轉身離開，我怎麼會離開，我只是嚇嚇他，可是下邊的事情卻再也不受我控制。



「賤女人，我殺了妳！！！」



岳鵬瘋了一樣衝了上來，把我按倒在地，然後撕我的衣服，撕我的胸衣。



「救命啊！！！強姦————」



我沒沒喊出來，他就用胸衣堵住了我的嘴。



「賤女人，我會強姦妳？我小時候就喜歡妳，妳卻半個眼睛都不看我，妳和薛義東上床以為我不知道，上高中妳又和好幾個男的開房，妳著爛貨。」



「啪啪」



兩個嘴巴重重的打到了我的臉上，好痛。



「我要殺了妳，妳個賤人！！」



岳鵬瘋了，聽說他小時候就瘋過，天啊！他要是真瘋了，那可是真能殺了我！



「碰—」



我感覺到腦袋一暈，頭撞到了一個硬硬的東西，是菜板，農村用的，一個很粗很粗的樹，鋸出來的原型樹幹。



菜板黑黑的，中間已經凹陷下去，一看就不知道用了多久，他把我的臉按倒了菜板的凹陷處。



「嗚嗚———」我想反抗，可是他卻死死按住我的腦袋。



「死賤貨，脖子倒是很細，我殺了妳。」



我好怕，我感覺自己腿都軟了，背後全是冷汗，岳鵬拿起了邊上的一把菜刀，放到了我的脖子上，刀刃好涼。



「哈哈，我媽，殺雞就是這麼摸脖子的，妳嘗嘗。」



「嘶！」



我感覺喉嚨一涼，然後一陣熱熱的東西流了出來，滿菜板都是，是血，好痛！



「咳咳…」



我咳嗽了一下，他又拉了幾刀，我感覺刀子已經切到了我的頸骨上了，血開始往外噴了，死亡來的如此迅速。



「賤人，哈哈，妳的氣管斷了，是白色的，哈哈，食道也是白色的，還冒泡泡呢，妳看不到吧……」



岳鵬坐在我的身上，叫著，用力拉著我的頭髮讓我後腦勺碰到了我的後背。



我身子不停的動著，我說不出來是什麼感覺，很痛，也不痛。



「光，光」



我聽到刀子剁骨頭的聲音，他正揮舞的著菜刀剁我的脖子。



我感覺下身一輕，自己居然站了起來。



不對！不是站了起來，是他砍掉了我的頭，正把我的頭拎了起來。



我看到了地上一具正在抽搐的身體，沒有了頭，衣衫凌亂，白色的連衣裙全是鮮血，連掙扎時候露出的白色內褲上都不知道怎麼染上了血跡。



我是一個愛乾淨的人，怎麼可以把衣服弄得這麼髒。



屍體不動了，脖子那的傷口好恐怖，白色的頸骨，暗色的瘦肉，居然和豬肉一樣，氣管不停的出著氣泡。



他開始肢解我的身體了，菜刀剁向我的大腿根部，我的美腿，我的美體的身體，迷倒了多少男生，可是卻被這個我忽略的男人才這個骯髒的菜板上肢解了！



眼前慢慢黑了下去......》



「啊——」



我從女孩的思維中回來了，一樣是一身大汗，一樣如同身臨其境的被宰殺的感覺。



接下來的案子就簡單了，岳鵬很快被抓了，他也承認了自己砍殺並肢解了倪玲，不過他是精神病史，應該不是死刑。







被殺記錄之2011年3月5日（入室殘殺）







半年多過去了，我見到的不下十個死去的少女，被勒死的，被車撞死的，被刀子扎死的，被吊死的，被槍殺的，等等……



我甚至體驗了一次女犯分子被槍決的瞬間，後腦如同被重物重擊，然後身子前傾，子彈瞬間穿過大腦，人也一下就什麼也不知道了，但偶爾會看到飛出的紅色腦漿。



我最喜歡的是一個十五歲小女孩被殺的感覺。



一個男人居然捅了她三十多刀，從小腹到心口肚子幾乎沒一處完整的地方，而且每刀進去都要攪動一次，小女孩在慘叫中死去。



不過她嚥氣時候那男的才捅了十幾刀，可想，她死後屍體上還是被補了十多刀。



小女孩的死亡我體驗了四、五遍，我覺得自己喜歡上了被虐殺的感覺，所以我請了長假，因為我覺得我病了。



不過直到剛剛上班，我接了這個案子我才知道，原來我並不是有病。



這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少婦，身材微胖，死在家裡臥室中的一個圓形的大床上，渾身上下除了面部，沒有一處完整的皮膚，腹部被打開，腸子和鮮血滿床都是，就如同一個紅色的玫瑰花。



而躺在中間的她，就是花心，她是被活活虐殺而死，可是臉上卻是滿意的笑容，我把我的手放到了她的額頭上。



《————3月3日是我的生日。



父親和弟弟應該收到了我寄給他們的錢了，那些錢足夠他們下半輩子用了，我告訴他們我要出國了，也許不會回來了，這些錢算是還爸爸的養育之恩，讓他別再找我。



其實我很想回去，可是我已經回去不了。



十九歲時候我就跟著一個大哥混，然後大哥被砍死了，我到了越南邊境，認識了英強。



我一直告訴他我是朝鮮人，是逃難到中國的。



其實我是吉林延邊人，我說我叫李嬰寧，其實我叫樸欣然。



不過這些已經不重要了，我把英強的一批很大的毒品賣了，他最近倒賣毒品的線剛斷，大陸的貨很少，我賣的是他最後的一批貨了。



他一直用女孩子來裝毒品，讓女孩子吞下毒品膠囊，可是這招被人發現了。



我見過這些運貨的女孩子，他們的每一寸腸子裡邊都被灌進毒品，最後被活活開膛取出毒品。



不知道為什麼我居然喜歡看女孩子被殘殺，也喜歡那是自己，可是生命只有一次，我好好準備了一下。



我在一個外國朋友那買了兩片藥丸，他是一個資深冰戀愛好者，他說女孩子喜歡被殺是正常的事情。



這藥一片就可以把一般的痛苦變成快感，兩片就機會會讓所有痛苦變成快感。



我吃了一片，我覺得沒有痛苦就算不上是死亡了。



晚上七點十分了，我讓我的一個手下告訴了英強我的住處，並告訴他我要逃了，毒品都賣了，我不想我的手下受我的牽連。



我換上了一件白的的睡衣，臥室的大床是我故意買的，我喜歡白色，希望自己的鮮血可以把這個大床染紅，我靜靜的躺在床上，等待著那一刻的到來。



我聽到了門開的聲音，有人走近了臥室，我知道英強來了，他帶了兩個人是他的貼身保鏢 。



「妳在等我。」英強看到我說道。



「既然你都進來了，我還能跑掉嗎？」我平靜的說道。



「把錢給我，我們還是夫妻。」



英強說道，我知道這是他對我很大的照顧了，其他人只要動了他的東西他會不問就用對殘忍的方法殺了的。



以前一個跟了他三年的女的，就是因為偷偷吸了他點白粉，被他下了油鍋。



「你不知道我養了一個小白臉嗎，錢早就轉到了美國。」



我還是平靜的說道，我知道他最恨背叛了。



「我會親自送妳上路的。」



英強說道，然後拿起了梳妝台上的一把剪刀，左手捏住了我的嘴，我的舌頭伸了出去。



「唰」



血噴了我和他一臉，我的舌頭掉了，我沒喊。



他把剪刀放到了一邊，從身上拿出了一把摺疊刀，打開，按住了我的右手，然後刀子放到了我的手腕處，唰，紮了進去，好痛！



他熟練的環切一圈，拿下了下我的右手，而左手他是卻先用剪刀一個個的剪去我的手指，



「咯?，咯?………」



我嘴巴張的大大的，我想暈過去，可是我知道即使暈過去他也會把我弄醒，最後的小拇指也被剪了下去。



他把剪刀扎進了我的手心，開始切我的左手，屋子裡好靜，除了我痛得喘出粗氣的聲音，幾乎沒有其他聲音。



這種藥果然好用，雖然我很痛，但是我卻有種說不出的快感。



他開始用刀子劃我的手臂，一刀刀的劃過，刀刀見骨，手臂的肉很快就變成了一條條，我想笑，這和凌遲應該沒什麼區別了。



當手臂已經不能下刀的時候他切下了的我的左邊手臂，然後是右邊。



他劃得很慢，很認真，好像生怕有一刀切的沒見到骨頭一樣。



血不要錢一樣的往外流，我不知道自己會堅持多久。



「妳的胸還是那麼豐滿，可惜了。」



「唰…」



「啊———」



我含糊的喊了一聲，這是我第一次喊出聲音，他把我的右邊胸部從中間切開，



「妳的胸裡邊是黃色的，脂肪好多，聽說以前凌遲時候會先切去胸部，我就不切掉了，把它們都切開吧，下輩子希望妳還做女人，還有這麼好的胸腹。」



他自言自語的說道，然後慢慢的切我的胸，我一直很滿意自己的胸部，它被切成了八瓣，像鮮花一樣。



我痛得暈了過去，他又把我弄醒



「絲絲，絲絲」



我聽到刀子切皮膚的聲音，其實一直能聽到，但是現在卻更加清晰，也許我快死了吧。



刀子把我前胸的肉也切成一條一條，每個傷口都可以看到肋骨，每個傷口之間的距離都是一寸，這是他殺人的規矩。



開始切腹部了，刀子輕輕的劃過腹部，我現在希望他把我的肚子直接剖開了。



好痛苦，我覺得我堅持不下去了，但是他不會，他會把我的肚子上劃滿兩寸長可以見到腸子的刀口，最後所有刀口會因為我的腹壓，被生生撕開。



「啊———疼———」我模糊的喊道，他居然把一個手掌長的鋼釘扎進了我的陰部。



「這是我專門為妳打造的釘子，定住妳這裡，讓妳到陰間也是我的女人。」



「啊———」



又一個紮了進去，它貫穿陰道，直接扎進了子宮，我有些後悔被殺了， 可是我又希望虐殺來的更猛烈些。



一根根鋼針扎進我的陰道和肛門，我不知道他紮了多少根了，至少不會低於百根。



我又一次被弄醒，他挑去了我的腳筋，然後切我小腿和大腿的肉，一刀一刀。



「絲絲，絲絲，」



他切得是那麼認真，最後刀子切到了我的大腿根部。



「妳跟我後悔不？」他忽然問我。



我搖搖頭。



他讓另外兩個人給我翻個身子，我看到床單和睡衣早已經變得鮮紅色，半隻床都是紅色了。



他開始切我的背部、腰部、屁股、大腿、小腿，身上的每一寸地方。



我也已經麻木了，一切做完，他又把我翻過身來，到廚房拿了一袋鹽過來，我對他笑了笑，我知道到了最後了。



「下輩子，還是不要做女人吧。」他說著把鹽撒了過來。



「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」我感覺身上如同火燒一樣，我在床上打滾，可是這樣卻讓鹽撒進我的每個傷口。



「噗嗤——」肚子破了，腸子流了出來，鹽撒到腸子上讓我一陣抽搐。



過了大約十多分鐘，我沒了力氣，他把我平放著，然後把我的腸子都掏了出來，擺好。



「走吧。」



他看了我一眼最後還是走了。



房間又剩下我一個人，我感覺小腹一熱，我知道我自己高潮了，這一輩子最後一次高潮。………》



「啊———」



我感覺自己的下邊也濕了，又人要扶住我，我沒用，這時候我才注意到，這個少婦的會陰雖然插滿鋼針，卻從縫隙中流出了白色的液體。



「這女的死的好慘啊！好好的身體居然被弄成了這樣。」



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個不認識的同事進來說道，我卻不這麼覺得，我覺得她死的好美。



我偷偷的在她的抽屜裡拿出了一個粉色的藥丸，看看床上靜靜的躺著的女屍我離開了那裡，我知道我下邊想做什麼了。



後記：



2011年5月5日，在廣西，一個叫紀英旭的年輕女警被一夥犯罪分子在一處民宅中殘忍殺害，死者身體開切成十多塊，內臟和一條腿失蹤，不過在鍋中的一些骨頭推斷，該女警的內臟和一條腿應該是被煮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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